
2015年4月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龚海

美编：马晓迪 组版：庆芳

A04-A07

这这一一跪跪，，烈烈士士坟坟前前谢谢恩恩人人
烈属祭扫完烈士，感谢“寻亲使者”

烈士雪中

踏上回家路

本报记者 谭正正 李运恒
发自黑龙江佳木斯

雪下了一整夜，5日早上6点，
佳木斯市富锦革命烈士陵园里，
伴随着鞭炮的声响，陈廷干烈士
的墓被家属打开。埋骨他乡63年
的烈士，在大雪中踏上了回山东
老家的路途。

4日晚上，富锦市的天空就开
始飘雪，这让陈廷干烈士的二女
儿陈中芳有些担忧，“明天父亲就
要启程了，还遇到了大雪和降
温。”糟糕的天气让她的心情沉重
起来。

陈中芳的堂弟陈中山和二儿
子卢守河连夜去超市买来了红萝
卜。富锦市革命烈士陵园的负责
人韩建伟说，按照富锦当地的风
俗叫“一个萝卜一个坑”，烈士回
家了，但是坟墓不能空着。

5日凌晨5点不到，陈中芳三
人便起床开始收拾行李。“接了姥
爷，还要赶8点半去哈尔滨的汽
车。手机上显示佳木斯市发布了
暴雪蓝色预警信号，佳木斯12小
时内降雪量已达4毫米以上，还在
继续下雪，可能对交通造成影
响。”卢守河担心汽车因大雪停
运，他想趁早不趁晚。

一夜的大雪将陵园里的烈士
墓碑全部覆盖住了，陈中芳拿扫帚
在父亲的墓碑上清扫。父亲的名字
露出来，她又哭了。陈中山洒过一
瓶酒后，卢守河将墓盖掀起。

陵园内的每个墓穴都是长方
体的，里面有四位烈士。韩建伟
说，墓穴里的空间是相通的，每个
烈士的位置和碑盖上的名字相对
应，每位烈士的骨殖分别装在红
口袋里，并以姓名顺序排列，以此
区分。

然而在打开墓盖后，卢守河
却发现，四位烈士的红口袋，唯独
姥爷陈廷干的口袋里没有骨殖，
里面装的是土，这让在场的人一
下子愣住了。

韩建伟说，为什么陈廷干的骨
殖没有了，他也不清楚其中原因。
陈中芳一时间难以接受，难过得大
哭，只待情绪稍微平复后，一家人
将红口袋装进了骨灰盒，冒着大
雪，带着父亲踏上了回家的路。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发自丹东

5日下午，济宁籍烈士刘德宽
的亲属抵达丹东市宽甸县北山烈
士陵园。此时，“寻亲使者”张红琢
已经在此等待了近8个小时。

4月1日，得知刘德宽烈士80
岁的女儿刘修云要亲自赴丹东
祭扫，刚从丹东返回唐山家中的
张红琢当即决定再赴丹东，见证
这场迟到的“团聚”。

终于接到烈士亲属，张红琢
非常开心，他搀扶着80岁的刘修
云，将她领到烈士墓前。

眼见刘修云跪在地上痛哭，
张红琢的眼泪也跟着落下来。这
种场景，他见了不止一次。

“8年来，我为600多位埋骨
他乡的烈士找到了亲人，受过太
多委屈，遭了太多罪，但是每每
看到年迈的烈属跪在烈士坟前，
我就有动力继续为他们找下

去。”张红琢说，“我觉得，自己也
算为祖国的英雄们做了点事。”

等刘修云情绪稍微平复，张
红琢将她搀到墓碑后面坐下。正
欲起身，刘修云的儿子马建华哭
着抓住张红琢的胳膊，跪倒在他
面前，“张老师，谢谢你，我们一
家人都感激你！我妈找了我姥爷
70年，如果不是你，她可能这一
辈子也没这个机会。”

张红琢赶紧将马建华扶起。
随后，他告诉记者，自己为寻找
山东籍烈士亲属，去各地查找档
案。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人员
热情接待了他，帮他拍下各个县
的烈士英名录。“去陵园拍照，吃
过不少闭门羹，多次被工作人员
推出来，但这不算什么。”他说，

“山东籍烈士人数最多，因为口
音问题，同音字多，校对起来很
麻烦，但是再难，我们也会一直
找下去。”

““他他若若多多活活两两年年，，一一定定会会来来””
在丹东烈士陵园，老人替夫还愿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建伟
发自丹东

68岁的陈安英与儿子儿媳
辗转两千多里，终于来到中朝
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找到了
丈夫袁绪忠生前一直念叨的二
哥的名字，并替丈夫完成了祭
扫二哥的遗愿。

对陈安英来说，袁绪义这
个名字再熟悉不过，虽然从没
见过，但丈夫一辈子都在念叨。

“我丈夫袁绪忠排行老三，
七个兄弟姐妹中，二哥袁绪义
跟他关系最亲。”陈安英说，
1947年，16岁的袁绪义与大哥
发生一场矛盾后，瞒着父亲远
走他乡。临走前，他把8岁的袁
绪忠叫到村边芦苇荡里，“嘱咐
他以后不要跟大人顶嘴，要学
着照顾家人，然后拿着绪忠给
他的一块壮馍就走了。”

“二哥后来写了封信回家，

家里才知道他去参军了。可谁
也没想到，他再也没回来。”陈
安英说。

“这么多年，直到去世，绪
忠心里一直装着二哥。”陈安英
说，为了找二哥，丈夫光东北就
去过三四趟，但每次都以失败
告终，“我印象最深的是，1966
年，我和他结婚刚刚18天，他听
说二哥在黑龙江佳木斯，就扔
下我一个人，自己去了。”

2013年，袁绪忠因病去世。
弥留之际，他还叮嘱家人一定
要找到袁绪义的埋葬地。

半个月前，小孙女袁凤雪
拿着报纸，说上面登着二爷爷
的名字，陈安英这才找到了袁
绪义的安葬地——— 辽宁省丹东
市元宝区烈士陵园。

“二哥啊，我替绪忠来看你
了！要是他能多活两年，无论如
何，他也会过来看你的。”陈安
英跪在袁绪义墓前，泪如雨下。

她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张袁绪忠
的照片，放在袁绪义墓前。“这
下你们兄弟俩终于可以见面
了，这也是绪忠临终前一直想
要达成的心愿。”

随后，陈安英又拿出随身
带的一抔曲阜的黄土，撒在袁

绪义的墓碑旁，再从这里挖出
一个小土块，准备带回去。

丹东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宋
栋栋介绍，这处陵园建于2000
年，安葬有600位抗美援朝烈
士。记者现场清点，其中山东籍
烈士有64位。

““你你说说来来接接我我，，现现在在换换我我来来看看你你””
父女一别70年，再见面墓碑对白发

本报记者 杜雅楠 发自丹东

从鱼台县到辽宁丹东宽甸
县，1400多公里，80岁的刘修云
转了三次车，整整走了两天。

这是刘修云第一次出远
门。儿子马建华说，知道外公刘
德宽烈士的墓被找到的那天晚
上，老太太一宿都没睡着。

1945年，刘德宽参军时，刘
修云10岁。在她印象里，父亲能
写会算，在部队勤勤恳恳。有一
年父亲押车从阜阳到衡水，部
队到了离家十几里地的地方，
很多同村的战士都回来探亲，
唯独父亲为了押车不肯离开。

“爸爸当兵后一次家都没
回，”刘修云说，父亲在部队经
常写信，“信里提得最多的就是
我，让我好好念书，听大人的
话。我日日盼着爸爸能回来，爸
爸说，等解放了，他就回来，跟
我妈、我和妹妹在一块儿，但等
到中国解放了，他又来信说，解
放了朝鲜就回来，到时候他不

是在北京就是在天津，把我们
娘仨都接过去过好日子。我们
一家子就盼啊盼，朝鲜打完了，
就是没等到我爸爸……”

1955年，那一年刘修云20
岁。“有一天又有人来送信，我叔
叔告诉我，我爸爸死了，那是部
队通知家里的信。”刘修云说，自
己当时一直哭，但还是和叔叔一
起瞒着奶奶、妈妈，而奶奶直到
去世都不知道父亲牺牲了。

2002年，母亲去世了，随
后，妹妹也走了。去年中秋节，
叔叔离开了人世，刘修云说，如
今自己是父亲在这世界上唯一
的亲人。

从鞍山去宽甸的路不好
走，大巴车颠簸了近5个小时，
才来到这个距离中朝边境不足
50公里的满族自治县。

5日下午2点40分，刘修云终
于踏进北山烈士陵园。手里提着
鲜花、烧纸，在家人的搀扶下，她
一步一步挪上台阶，用满是哭腔
的声音念着：“爸爸啊，爸爸啊。”

第一排右起第3个，刘德宽
的名字印在黑色的墓碑上。刘
修云再也忍不住，一下扑倒在
碑前，嚎啕大哭。

“爸爸我来了！”“爸爸，我妈
妈等了你一辈子！”“爸爸你不是
说要接我去天津北京吗？”空荡
荡的陵园只剩老人的哭喊。

烧完了纸，刘修云一边哭
一边为父亲仔细地擦拭墓碑。
直到下午4点，这场迟到了70年
的约会才结束。

傍晚，刘修云来到鸭绿江
的断桥处，看着对岸迟迟不肯
离去，那里，就是父亲刘德宽洒
下热血的地方……

刘修云的儿子马建华用跪拜大礼感谢张红琢的大恩。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80岁的刘修云为父亲烧纸。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陈安英从袁绪义的墓碑附近抓起黄土，想带回济宁。


	A04-PDF 版面

